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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闪光者

第一作者

零距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日前，一场名为“不拘一‘格’·‘粲’若

繁星”的科学与艺术海报展在上海交通大

学举办。活动现场，两个看似没有交集的

专家——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汤

超，当代油画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第十

二 任 院 长 许 江 一 起 出 现 在 现 场 ，并 以

“2023 李政道图书馆科学顾问”的共同身

份，针对本次活动的主题“复杂与简单”发

表了主旨报告。

这次展览，看似普通，却蕴含深意——

科学与艺术不分家。

喜欢画画的物理学诺奖得主

李政道 1926年生于上海，是美籍华裔

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诺贝尔物

理学奖获得者。但在科学研究之外，李政道

还是一名“艺术家”。

他曾在 1988 年与著名画家吴作人一

起，为当年举办的“二维强关联电子系统国

际会议”创作会议主题画《无尽无极》。他曾

与多位艺术家联合创作艺术佳品，合作者

中有已故的艺术大师李可染、吴作人、黄

胄、华君武、吴冠中先生，也有常沙娜、刘巨

德、鲁晓波等杰出艺术家，这些科艺作品闪

耀着艺术家的思想火花，又给予科学家以

艺术欣赏。

不仅喜欢与艺术家合作创作，李政道

还喜欢自己画、带着自己学生一起画。他将

生活中的细节随手画成随笔画，他的科艺

画作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他鼓励年轻人

把科学和艺术融合在一起，设置了上海交

通大学李政道科学与艺术讲座基金，定期

举办科艺类讲座。他还牵头每年举办李政

道科学与艺术大奖赛，2022 年这项大赛

首开中小学赛道，推出了“小小科艺家”

大奖赛。

“30 多年前，我曾和艺术家好友们探

求科学与艺术的对话，撒下科艺的种子，现

在这粒种子渐已郁郁葱葱。”97 岁的李政

道这次还特别来信，恭贺本届科艺活动的

开展。据悉，他至今仍保持随笔作画的习

惯。

比得诺奖更有意义的是什么？

李政道曾说，“CUSPEA项目比我获得

诺贝尔奖更有意义。”

什么是 CUSPEA？1979 年，已经获得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发起和组织了中

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

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
plication）。从 1979年起 CUSPEA 项目持续

了 10年，累计培养了博士研究生 915位，他

们中的大部分都成为领域内的学术领军人

才和精英骨干。

当天的主旨演讲人汤超，就是 CU⁃
SPEA培养出来的物理学家。与一般人印象

中的物理专家不同，汤超被同学们誉为“科

学男神”，有自己独特的“科学品位”，他除

了在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非线性科学、

复杂系统领域特别擅长外，也像李政道一

样——曾是一名“斜杠青年”。他在物理生

物学、系统生物学等领域做了许多开创性

工作，其中有的还被写入教科书。

1991年，汤超在任职NEC普林斯顿研

究所期间，敏锐地发现大自然中最复杂的

生命现象可以提供新的“素材”，于是开始

接触生物学问题，“觉得特别好玩儿”。他开

始参加各类的组会、看生物文献。

CUSPEA对汤超而言，帮助极大，是

这个项目帮助他圆了自己的“物理梦”。

中学时，他最喜欢物理，考入中科大物理

系是他的梦想。但高考那年，物理系在江

西不招生，汤超于是报考了中科大力学

系。出于对物理的热爱，大学时他自学了

不少物理学的内容，并常去旁听物理系的

课程。后来，他以 CUSPEA 项目首批留

学生的身份到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统

计物理学。

如今，科学界的“斜杠青年”汤超以

《科学中的复杂与简单》为主题作科学报

告，从三个方面介绍科学实践中“简单”与

“复杂”的关系。与他一起作报告的，是油画

家许江，后者以《艺匠之手》为主题作艺术

报告，讲述了他“以手通意、以技入道”的

“艺匠”人生。

科学家的严谨精神与艺术家的浪漫情

怀交织。李政道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未

来这两位大咖将深入参与指导科艺基金系

列活动的开展，探索科艺交叉人才培育路

径，做青年学子科艺创作的“引路人”。

科学与艺术不分家

此次系列活动的主题为“复杂与简

单”，这也是“科学与艺术不分家”的真实写

照。该主题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

学院外籍院士、李政道研究所所长张杰选

定，并得到李政道先生的认可。

这个主题的来源，又与艺术相关。1996
年，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举办了“复杂性

对简单性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著名艺术

家吴冠中受李政道先生邀请创作了科学主

题画《流光》，并题诗：“点、线、面，黑、白、

灰，这些最基本的元素，营造极复杂的绘

画，求证科学：简单与复杂。”

“物理学家传统上寻求自然界的简单

本质和统一规律，这样的研究方法被称为

还原论。但随着对世界认识深入，人们

发现许多时候还原论并不能解释复杂现

象，这就产生了针对复杂体系的新科学

方法论——演生论。复杂性和简单性并

不是孤立或对立的概念，而是相互依存

相互转化的关系。”张杰说，从艺术角度

看，复杂性和简单性也是重要的审美特

征和创作原则，“复杂性可以使作品丰富

多彩，展示生活和人性多面性和深刻

性；简单性可以使作品清晰明了，并留

有空间激发想象力。”

这两天，科艺海报展正在上海交大校

园里进行。展览主题“不拘一‘格’·‘粲’若

繁星”又是源自李政道创作的两幅科学主

题画——《格》与《粲花》。

1987 年 5 月，李政道为中国高等科学

技术中心举办的“用并行机的格点规范理

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创作主题画《格》；同年

6 月，他又为“粲物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设

计主题画《粲花》。此后每年学术会议都邀

请国内著名艺术家根据会议的科学主题发

挥作画，用艺术的语言引导人们探索宇宙

之奥秘、感情之奥秘。

2013 年，李政道捐资建立“上海交通

大学李政道科学与艺术讲座基金”，定期举

办科学专题研讨会及全国性的科学与艺术

讲座基金系列活动，着力培养科艺双修的

创新型人才。2014 年首届科艺活动举办，

李政道先生亲自选定科艺主题“同步辐

射”，开启了 10年科艺育人的传承、探索和

创新之路。尔后“引力与广义相对论”“宇称

不守恒与中微子物理”“量子与拓扑”“时间

反演”“光的粒子性”“自旋”“液晶”“超材

料”等科艺主题纷至沓来，先后邀请了 11
位艺术家创作主题画，凝结出 9 幅高质量

的科艺活动主题海报。

今年的海报展又融入 AI元素。展览以

“金沙显影”的形式拉开序幕，随着嘉宾们

缓缓倒下金沙，一幅围绕今年科艺主题“复

杂与简单”的“AI 画作”呈现在观众眼前，

寓意着科技创新与艺术创新的融合。

97岁物理学家李政道爱画画：科学与艺术不分家

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胡春艳）
在近日举行的世界智能科技创新合作

峰会上，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发布了天

河百亿亿级智能计算开放创新平台和

国产中文大模型——天河天元。国家

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党组书记、应用研

发首席科学家孟祥飞说，国家超算天

河团队与信创海河实验室、天津大

学、国防科大团队，共同致力于打造

国产超级算力和智能算力底座，构建

高标准大规模的中文数据集，通过国

产中文大模型的研发和设计来支撑智

能科技的创新。

众所周知，中文大语言模型的数据

集非常稀缺。国家超算天津中心搜集整

理了网页数据、各种开源训练数据、

中文小说数据、古文数据、百科数

据、新闻数据，以及专业领域的中

医、医药、问诊、法律等多种数据

集，训练数据集总 token 数达到 350B，
训练打造了自己的中文语言大模型——

天河天元大模型。

在算力中，超级算力应该是算力当

中的“战斗机”，是最强大的算力存

在。事实上，每一次超级计算机的升级

换代，都经历了从底层的高性能计算芯

片升级、高速互联网络升级，再到基

础操作软件的整体性升级换代，才能

带来一代新的超级计算机，而这也代

表着在信息技术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

的新革命。

超级计算也被誉为大国重器，在这

个体系当中天河应该成为中国超级计算

发展的一个代表。孟祥飞说，过去 10
年中，团队不断挑战着世界算力速度的

极限，从千万亿次到亿亿次，再到今天

的百亿亿次的突破，正是这样一个强大

的算力，也使得天津成为全国乃至世界

超级算力的重镇，天津为全国贡献了超

过 20%以上的超级算力。来自全国 8000
多个科研机构、企业、政府部门的研

发、设计依托天河超算进行技术创新和

产业发展。

“天河百亿亿级的智能计算开放创

新平台”正是依托了天河超级计算系

统。超级计算的传统强项是高精度的科

学工程计算，比如预报天气，需经过成

千上万次的精确迭代计算以后，得出一

个正确的结果，“预报的结果要可信，

要有严格的误差控制，因此必须保持高

精度计算”。

而眼 下 正 在 快 速 兴 起 的 智 能 计

算，特别是大模型带来的智能计算

需求，对高精度计算的要求并不强

烈。比如文本生成等，主要做的是

特征提取、逻辑判断，就带来了一个

新的计算范式的需求，即“低精度智

能计算”。

于是在新一代超级计算机中，天

河团队首次提出了柔性体系结构，就

是在支持高性能计算、超级计算、科

学工程计算的同时，也适配智能计

算，支持世界领先的双精度、单精

度、半精度融合计算输出能力。天河

E 级智能计算开放创新平台将带来突

破百亿亿次的跨模态的超级计算算

力，支撑传统的科学工程计算，并服

务智能混合计算，打造全方位的算力

赋能创新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载体。

行 业 大 模 型 就 是 在 基 础 大 模 型

上，进一步融合行业数据、知识以及

专家经验，提升大模型对行业应用的

适配性。大模型“预训练+精调”等

模式带来了新的标准化 AI 研发范式，

实现 AI 模型在更统一、简单的方式下

规模化生产。这将会带来一场通用人

工智能为驱动力的“AI革命”。

用大模型作为产业智能化升级基

座，加之专业数据集，将打造出更贴合

行业领域的智能化高水平“专家”，为

行业赋能，推动行业升级，提升领域创

新效率、行业生产效率，成为人工智能

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巨大

力量。孟祥飞期待，让国产创新基础上

的“天河 E 级超智算力开放平台”“天

河天元大模型”赋能百业、赋能天津、

赋能中国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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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为“用并行机的格点规范理

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所作的海报《格》。
李政道邀请吴作人一起为“二维

强关联电子系统国际学术研讨会”所

作的海报《无尽无极》。

李政道为“粲物理国际学术研讨

会”所作的海报《粲》。

李政道邀请吴冠中为“复杂性对简单

性国际学术研讨会”所作的海报《流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近日，一篇《田螺家族又壮大了》的报

道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经常吸螺的网友们

惊讶地发现，原来我国有这么多不为人知

的田螺科物种。

研究人员通过对比研究发现，此前在

云南高原湖泊发现的 4 个田螺科特有物

种，其特殊的贝壳和口盖的形态、齿舌尤

其是外缘齿的超微结构，偏好高海拔地区

湖沼相浅水环境的习性，以及基于线粒体

基因的分子系统发育，都表明它们无法被

划分到任何已知的属中，而被归于同一个

全新的属，并命名为理田螺属。这 4 个有

着新家族身份的特有物种，分别为德拉维

理田螺、尖龙骨理田螺、滇西理田螺、塔形

理田螺。

这一研究成果今年 5 月发表在国际

学术期刊《动物系统学和进化》上。论文第

一作者、德国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博士生

张乐嘉，是一个上海土生土长的 90 后小

伙子，却常常出现在云南的高原湖泊边，

扎起裤脚，穿着雨靴，弯腰在水边摸螺。近

日他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讲起了他的寻

螺故事。

与田螺结缘

这个在城市长大的青年，与生活在西

南边陲的田螺结缘，源于他小时候的爱好。

虽然出生在布满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

里，但张乐嘉从小就对大自然充满了兴趣。

由于家附近有一个生态不错的小公园，周

末他常常在那里捉鱼摸虾。家里人也对他

在水里、泥里、草丛里“钻来钻去”持“放养”

心态。

“那时我就有了成为一个研究生物的

科学家的梦想。”张乐嘉说。

小学四年级时，家里人从海南旅游带

回来一包工艺品贝壳，这些色彩艳丽、造型

奇特的海扇、凤螺、骨螺打开了张乐嘉新世

界的大门，从此他一发不可收地沉迷在贝

壳的世界之中。

高考时，张乐嘉所有的志愿都填的是

生物系，最后他如愿以偿地考入同济大学。

高考完的那个暑假，去云南旅游时，张

乐嘉偶然在滇池边捡到了一枚田螺科的螺

蛳，它的外壳跟以前常见的中华圆田螺、石

田螺很不一样，他惊讶于淡水贝类也能如

海贝这样有复杂的雕刻。

“看到这个东西，我首先最想知道它叫

什么名字。”张乐嘉说，在查找文献、搜集资

料的过程中，他发现螺蛳存在大量的分类

学问题，本科期间，他将科研方向聚焦在螺

蛳属和相关的田螺科上。

进入同济大学生物系后，他愈加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挖的方向。这一领域

国内国外的研究都很缺乏，而且淡水高原

湖泊中这些特有的田螺，对于相关湖泊的

演化、生物进化等课题都是很好的研究材

料。在老师的指导下，他申报了学校的大学

生创新计划，没想到学校很爽快地批了下

来，让这个大一学生获得了学校科研设备、

差旅补助的支持。

读本科期间，张乐嘉形容自己的科研

工作一半是在野外，一半是在实验室。每到

寒暑假，他和同学一起，和生物爱好者以及

云南当地的村民组成一个小团队，在云南

各大高原湖泊对螺蛳属进行采集和考察。

寒假和暑假都去，很重要一点是为了采集

不同时期的田螺，观察不同季节的生物变

化。他说，“我属于运气比较好的那种，基本

每次去野外都能有所发现。”

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张乐嘉了解

到，田螺其实是非常古老的一个类群，可以

追溯到恐龙兴盛的侏罗纪。发掘于我国新

疆中侏罗世的地层中的七克台田螺化石，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田螺化石之一，它的壳

跟我们现在日常吃的田螺长得几乎没有太

大差别。而且田螺在全世界几乎都有分布，

它对于生物地理和地质演化研究，是非常

有价值的一个样本。

“我做课题后才发现，原来田螺不仅是

餐桌上的一道美食，而且是这么古老、这么

有科研价值的一个东西。”张乐嘉说。

发现新种新属

大四那年，张乐嘉以第一作者的身份

在英国的《林奈学会动物学杂志》上发表了

对于整个螺蛳属基于分子系统学、形态学、

解剖学、生物地理学的系统性修订科研论

文。论文中，他介绍了自己发现的第一个新

种叠唇玺螺蛳，并发现螺蛳属应该分为 3
个不同的属，即螺蛳属，从亚属提升为属的

玺螺蛳属，和新建立的环螺蛳属。

《林奈学会动物学杂志》是一份负有盛

名的国际动物学期刊，当年达尔文的物种

起源理论就发表在这个杂志上。在导师和

国外专家的指导下，还是本科生的张乐嘉

就能做这样的研究，而且发在这么好的学

术期刊上，让他更有信心在这条科研道路

上走下去。

“国内做淡水螺类、包括田螺研究的

科研人员，几乎用一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

得过来，这也给了当时还是本科生的我一

个机会，可以发现这么多新种新属。”张

乐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玺螺蛳是

上海的一位研究人员发现的，但是他当时

把它定做了“亚属”，但张乐嘉通过分子研

究，发现它在生物学分类中应该是“界门

纲目科属种”中“属”级别的，就是再高

一级的生物类群。

环螺蛳属主要分布在云南的抚仙湖、

星云湖一带，野外考察时，张乐嘉团队发动

当地渔民去搜集样本，采集回来后，他观察

形态，一开始觉得很像一般的螺蛳，后来做

了解剖学，特别是用基于基因的分子系统

学研究，发现这是很特别的一支，跟之前研

究人员在云南滇池发现的螺蛳关系非常

远，不应该被划到同一个属。

其实生物学、分子系统发育、如何提取

基因，都属于本科课程要教的东西，但为了

做科研，张乐嘉会查找更多的文献，也会把

更多的时间放在野外调研和实验室里。

提到野外调研，张乐嘉并不觉得是件

苦差事，“有机会跑云南这么多地方，看看

祖国大好河山其实是很好的体验。”

探索未知少不了遇到风险和挑战。一

次，去云南洱源海西海采集样本，越野车路

过一个堤坝时，突然车身一沉，轮子似乎陷

进了地里。小心翼翼地从车上下来后，他们

才发现，一个车轮已经滑进了沼泽里，路的

两边都是十几米深的湖泊，如果车子滑下

去后果不堪设想。大家挖了半个小时，有个

人还脱下衣服跳进水里，才把车轮挖出来。

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最后结果很幸运，在

目的地大家采集到了想要的标本。

还有一次，在昆明阳宗海下村考察时，

坐在村村通巴士上，一个当地的小伙子一

不小心把张乐嘉怀中的标本给挤到地上摔

碎了。看到他很伤心，小伙子觉得非常抱

歉，为了补偿他，小伙子用摩托车把他拉到

村子里，然后发动整村的村民帮他找田螺，

还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

“这些难忘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云南

村民的淳朴热情。”张乐嘉说。

不止于美味

今年 5月，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动物

系统学和进化》上的田螺家族新属理田螺

属，是张乐嘉在德国攻读博士期间和国内

相关领域科研人员合作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篇论文的共同作者、广西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杜丽娜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2008 年开始，在中国科学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读研究生期间，她开始对

云南高原湖泊特有的田螺进行采集和研

究。2013 年，她在洱源的海菜花田里发现

一种特殊的田螺，从形态上跟泰国的一个

拟小螺属很接近，她将其描述为一个新种，

叫塔形拟小螺。

2019年，张乐嘉在洱源又采集到这种

田螺，后来他通过分子生物学分析，发现它

跟泰国的拟小螺属并不一样，没法归到任

何已知的属中。通过更广泛的采样，结合基

因分析、电子显微镜及解剖学进行更全面

的研究，张乐嘉发现了一个从来没有描述

过的新属，他将其命名为理田螺属。结合杜

丽娜在形态学研究方面的数据，其特殊的

贝壳和口盖的形态、齿舌尤其是外缘齿的

超微结构，更支持了他的这一结论。塔形拟

小螺有了新的名字——塔形理田螺，和德

拉维理田螺、尖龙骨理田螺、滇西理田螺同

属于理田螺属。在几位科研人员的合作下，

我国的田螺家族进一步壮大了。

这一科研发现经媒体报道后，有网友

调皮地留言：“你就说能不能吃吧？”在张乐

嘉看来，网友的提问并不奇怪，在云南，田

螺一直是当地居民重要的食物来源，但这

些高海拔狭域分布的物种对于环境的变化

异常敏感，如今理田螺属的所有物种均处

于濒危甚至极危的境况。

“像塔形理田螺，我们最近几年几次去

调查，都找不到活体，严重怀疑它可能快要

灭绝了。”张乐嘉说，像泸沽湖的尖龙骨理

田螺，当地渔民说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

是非常常见的物产，可以成吨成吨捞的，但

现在它的数量少了很多，要去一些特定的

地点去找，才能找到一些。云南人口比较稠

密，湖泊又离人类的聚集区特别近，非常容

易受到环境污染。这些田螺本身也是属于

高原特化物种，除了那一小片区域，其他地

方就再也找不到了。

如果它们在那片地方消失了，也就意

味着这个物种从这个世界上永远的消失。

张乐嘉希望，新属的研究发表可以为

云南这一极为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中心的生

物保护提供更多理论基础，并促进相关物

种的保护措施跟进。

2021 年 2 月 5 日，新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正式公布，这是我国 32年来

首次对名录进行大调整，生活在云南高原

湖泊的螺蛳成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推

动螺蛳进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名单的过程

中，张乐嘉在调研和科普方面也尽过自己

的力量，“国内的软体动物，特别是螺类里

面没有几个进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名单，

我感觉我和同事这 10 多年来的研究对螺

蛳这一濒危物种的进保是有帮助的。”

“云南的螺蛳是标准中文名，不是俗

名，而日常说的螺蛳粉中的螺蛳是俗名，

其标准中文名应是石田螺，这个物种在全

国各地河流湖泊里很常见。”张乐嘉解释

说，爱吃螺蛳粉的小伙伴不用担心。

新发现的理田螺属和玺螺蛳属、环螺

蛳属是比螺蛳更濒危更稀有的水生动物。

张乐嘉还会通过研究继续推动这些动物的

保护工作。他认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每个物种都是一个独特的

基因库，对于研究生物演化、仿生学等人类

用得上的知识都很有帮助，如果能够人工

繁殖，还可以作为重要的食物资源，何况它

们本身还这么美。”

90 后 高原寻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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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乐嘉在滇池边上采集以及记录水环境。 受访者供图

图为理田螺属下的尖龙骨理田螺。 受访者供图


